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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中的天体物理学与巨生物学 《逍遥游》为《庄子》首篇。在《庄子》这一开篇文字中，庄子面对宇宙天地展开想象，超越了人的视域，创造出鲲鹏这样不知其几千里也的超大生物形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逍遥游》中的天体物理学与巨生物学
《逍遥游》为《庄子》首篇。在《庄子》这一开篇文字中，庄子面对宇宙天地展开想象，超越了人的视域，创造出鲲鹏这样不知其几千里也的超大生物形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伴随着大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的精神绝云气，负青天，进入到现代天体物理学所研究的宇宙世界中。《逍遥游》中蕴含着庄子式的天体物理学与巨生物学，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与意义。
一、《逍遥游》中的天体物理学
读《庄子》一书，必须像庄子一样尽最大可能发挥想象力。在我们看来，面对《逍遥游》北冥有鱼一节神奇的文字，最好的阅读方式是一边慢声诵读，一边想象着大鲲在宇宙大海中遨游，想象着鲲化为鹏这一宇宙生命大变化的波澜壮阔，想象着大鹏在宇宙中飞翔的自由雄迈。在想象中伴随着庄子的文字前行，就能够感知到北冥、南冥以及北冥与南冥相距的辽远：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在《逍遥游》的语境中，北冥、南冥绝非地球上的北冰洋、南冰洋，地球上最为广大的太平洋也难以让鲲鹏自由翻腾；大鹏从北冥到南冥，必须先在海面上滑行三千里，然后乘着由下而上的飓风飞至九万里高空，才能由出发地北冥抵达目的地南冥。也就是说，北冥与南冥不直接相连，大鹏不能由北冥游至南冥。北冥与南冥似乎是悬隔于不同星球上的两个大海，大鹏必须飞至九万里高空，摆脱北冥所在星球的吸引力，才能实施飞抵南冥的计划。后文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正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这些都可以视为庄子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但就在这种看似荒诞的凭空想象中，又分明有着能够为现代天体物理学证明的科学理据。对庄子来说，大鹏从北冥飞到南冥，必须以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为先决条件，这一宇宙真理远在人類视域之外，在庄子的时代无法给出直接证明。为证明这一宇宙真理的存在，庄子立足于人类的经验世界，以人类所能目击到的物理现象为依据，对自己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予以论证：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现代物理学认为，物质与物质间或者相互吸引，或者相互排斥，前者称为吸引力，后者称为排斥力；由于物质间存在着这两种力量，故而形成了物质不断运动的形态。庄子所谓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早在力学产生前就已感知到物质间因有引力作用而不断运动的内在奥秘。
以这样一种深刻的感知力为基础，庄子继续前行，以人所亲见的浮力现象对远在人视域之外的大鹏飞至九万里高空的问题予以类比论证：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从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的万有引力现象论及到水的浮力现象，从水对舟的浮力作用论及到六月飓风对大鹏飞至九万里高空的推力作用，庄子层层递进，颇有现代科学论证的意味。由此，庄子对于大鹏飞至九万里高空则风斯在下矣的想象，就不再是荒诞不经的无端臆想，而是极具理性色彩的科学假想。
在且夫水之积也不厚这段文字之前，庄子就已显示出他卓绝千古的科学假想能力：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这是庄子的三次天问。庄子第一问：天看上去是深蓝色的，难道这是天的本来颜色吗？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天本没有颜色，天看上去是蓝色的，只是人的视觉感受，或者说是天的一种成像效果而已。庄子第二问：天是那样的遥远，它是不是无法穷尽的？现代科学对此作出了肯定回答：是的，宇宙是无穷无尽的。庄子第三问：大鹏从九万里高空朝下看，下面的视觉效果或成像效果是不是也是蓝色的？20世纪60年代卫星拍摄的地球照片，其成像效果就是蓝色的。庄子在公元前发出的三次天问，均为几千年后的科学技术所印证，这正说明了庄子科学假想能力的超绝。由此，我们可以进而将庄子视为人类历史上以想象方式进入宇宙太空的航天第一人：庄子凭着自己超绝人寰的想象力天赋，与其假想出的大鹏一同飞翔于九万里高空，仰观蔚蓝色的宇宙太空，俯瞰蔚蓝色的地球家园。在人类航天史上，在中国航天史上，难道不应当将公元前以想象方式进入宇宙太空的庄子视为航天第一人吗？
庄子的《逍遥游》向为世人所欣赏、所看重，但绝少有人确认其中所蕴藏的超绝人寰的科学假想能力，绝少有人确认其中所蕴含的天体物理学。这不能不说是《逍遥游》阅读史乃至科学史上的一大遗憾。而当我们确认了《逍遥游》所蕴含的科学假想能力与天体物理学，我们就会对《逍遥游》别具只眼，随处可以见出庄子天才般的科学想象力：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蜩与学鸠嘲笑大鹏：我想飞就一下子能飞起来，言外之意是笑大鹏想飞但飞不起来，因为大鹏必须等待六月的飓风才有可能飞到九万里高空，即令有六月的飓风，如果风力不够，大鹏也无法实现它苦苦等待一年的飞行梦想。蜩与学鸠还嘲笑大鹏：我的飞行高度为一棵大树的顶端，有时还飞不到这个高度，那么我就落到地上罢了，大鹏你为什么要飞到九万里高空，而且还要朝那么遥远的南冥飞去？言外之意是，我想落就能安全着落，你大鹏想落却落不下来，因为大鹏飞到九万里高空后，落下来非常危险。
小鸟想飞就飞，想落就落；而大鹏不能想飞就飞，想落就落。按之以现代飞行器，直升飞机只要有一小块空地，就可以随时起降；民航大客机则需要有标准的飞机跑道，适宜起降与高空飞行的天气条件以及航线保障，才能够执行飞行的任务，其起飞与降落是安全系数最低的两个时段；至于宇宙飞船的飞行，更是需要数年或数十年的时间准备，需要有航天基地以及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支持，其起飞与降落的技术要求以及危险性非民航客机所能比。此正所谓：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由此，我们能够再次显示出庄子对于天体物理学的假想能力。
《逍遥游》中蕴含有庄子对天体物理学的科学假想，这是我们立足于庄子文本作出的笃实结论，而绝非是对庄子文本的过度解读。
二、《逍遥游》中的巨生物学
世间既然有微生物学，那么也当有巨生物学。从人的角度看，庄子笔下的鲲鹏，无疑属于巨生物学研究的对象。较之于鲲鹏，现代生物学家研究的对象是地球上的小生物与微生物。故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现代生物学家只能称之为小生物学家、微生物学家。地球上没有巨生物，所以人类没有巨生物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宇宙中就没有巨生物，也不意味着人类不能想象着宇宙巨生物的存在。庄子纯任一己意念展开想象，想象出鲲鹏这样的宇宙巨生物，这是庄子的卓异之处。
与鲲鹏这类宇宙巨生物相比，庄子笔下的蜩与学鸠，无论形体还是视域，都可以归类为微生物。所谓之二虫，又何知，一个虫字，形象说明了大鹏与之二虫的天壤之别。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庄子继续对蜩与学鸠这类微生物作出否定性的表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对朝菌一词，古今有不少人错注为朝生暮死之虫（高绣注，见郭庆藩《庄子集释》）。我们认为，庄子在菌前冠以朝字，言明其生命的周期只在一个上午，不到中午就死了，所以它不可能知道早晚（晦朔）的差别。即令个别朝菌能够突破一般朝菌的生命限界，最多也只能活到午后，它还是不能知道早晚（晦朔）差别。由此看来，一个朝字，极其微妙地说明了一些微生物生命的异常短促。在广大的生物界，有生命周期长达一万八千年的大椿，有生命周期只在瞬间起灭的朝菌。就生命长短而言，生物也有着巨生物与微生物两极的对立。庄子笔下的蜩与学鸠以及朝菌，从形体之微与寿命之短两个方面看，都可归之为微生物。
由于形体与寿命的微末，蜩与学鸠以及朝菌不可能享有大鹏、大椿那样领略茫茫时空的生命大境界。蜩与学鸠以及朝菌当然可以在一方天地间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但问题的关键是，蜩与学鸠卻自以为是，以小笑大，尽显其拘于一隅而不知天地宇宙之大的愚执可笑：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实际上，蜩与学鸠尽管有着想飞就飞、想落就落的自由与幸福，但这种自由与幸福经不住自然界些微变故的打击，瞬间就有可能化为乌有。毛泽东词曰：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念奴娇鸟儿问答》）一旦地球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灾难，小鸟就会大量地死于非命；而大鹏早已飞至九万里高空，寰宇间再大的灾难都无法危及到它生命的安全。由毛泽东对小鸟惊惧恐慌之状的形象描绘，可以见出，小鸟的自由与幸福实在不堪一击。不必说人类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战争对小鸟有多大的威胁，就连一个小小的携弓少年也能将小鸟置于死地而后快；而大鹏虽曾有想飞不能飞的苦苦等待，但一旦飞至九万里高空，就尽享其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的大自由、大幸福，而绝无一丝一毫的性命之忧。微生物与巨生物的本质差异，于斯可见。此正所谓小大之辨也。
纵观《庄子》一书，有对巨生物的大量描写，也有对微生物的大量描写。就《庄子》全书而言，庄子及其后学对巨生物与微生物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此不同于《逍遥游》强调小大之辨。以接续《逍遥游》之后的《齐物论》而言，在齐万物之是非这一主旨之下，暗含有齐巨生物与微生物之是非的观念。站在庄子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哲学立场上看，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秋水》）。以宇宙之眼看世界，大的物体，站在更大的角度看，就变成了小的物体；小的物体，站在更小的角度看，就变成了大的物体。世上没有绝对的大，也没有绝对的小。故此，庄子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秋水》），夫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齐物论》）。
这样一种齐巨生物与微生物之是非的哲学观念，也同样具有科学价值与意义。现代科学之所以发现了一个微生物的世界，是因为有显微镜这样的技术手段。人类发现微生物，靠的是显微镜。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微生物中有类似于人类的高级生物，它们要想发现人类这样的巨生物，就必须发明与显微镜相反的高倍缩小镜，将人类高倍地缩小。倘若真的有这样的微生物，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当人类以显微镜观察微生物活动时，这些微生物也同时以高倍缩小镜观察着人类活动。同理，倘若宇宙中有将人类视为微生物的超大巨生物，它们要想观察人类这样的微生物，就必须发明高倍显微镜。科学技术手段能够将不可视的微生物或巨生物转变为可视的生物。此正所谓：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
三、《庄子》以天体物理学与巨生物学开篇的意义
汇总《庄子》一书对巨生物与微生物的大量描写及其所表达的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齐物论》）的观点，可以说，《庄子》一书存在着庄子式的巨生物学与微生物学。由于庄子所语及的微生物有不少为至精无形之物，类似于现代量子物理学所研究的微观物理现象；加之庄子对这类微生物有自大视细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秋水》）等精深认识，与量子物理学的一些核心理论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又可以说，在《庄子》一书中，存在有庄子式的天体物理学与量子物理学。
从庄子齐物论的角度看，无论是巨生物还是微生物，无论是天体物理现象还是量子物理现象，庄子都等量齐观，不厚此薄彼。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如此，那庄子又何以在《逍遥游》中厚巨生物而薄微生物，厚天体物理现象而薄量子物理现象？究其原因，在我们看来，根由在于庄子的时代，天下纷乱不已，人们都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与接为构，日以心斗（《齐物论》），而缺少大鹏式的不与小鸟争夺狭小生存空间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宇宙胸怀。为蝇头小利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将一个原本广阔的天地变得如同量子微观世界一样日趋狭窄，人类同时也将自己变成了几同于蜗角之争的微生物。在人类拙于用大（《逍遥游》）而使人类沉沦于微生物的时代，《庄子》首篇《逍遥游》一开始就以鲲鹏展翅九万里的生命壮丽与逍遥开篇，意在为微生物与微观时代的人类昭示一个巨生物与天体物理的宇宙空间，昭示一个将灵与肉放飞于其远而无所至极的天然宇宙和心灵宇宙的生命大境界。在《庄子》一书中，庄子首先以厚巨生物而薄微生物、厚天体物理现象而薄量子物理现象开篇，阐明小大之辨，而后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阐明万物无贵贱之分、天体物理意义与量子物理意义均等的齐物论。
因在人类现实社会，人们普遍以精于微观的微生物学与量子物理学为处世哲学，故庄子先以巨生物学天体物理学否定微生物学量子物理学；经此否定后，还须将微生物学与巨生物学天体物理学与量子物理学等量齐观，这样才能达到兼怀万物（《秋水》）的道之至境。庄子这种思想路线在《秋水》篇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秋水》先以北海之辽阔对河伯的自得予以否定，接着由北海若发表了一番贬抑微生物与量子物理学的言论：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束于教也。此番言论与《逍遥游》之二虫，又何知以及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同义。随后，北海若指出：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先破除微生物深陷于量子微观世界的洋洋自得，而后说明惟有破除微生物与量子微观世界的小我，方可朝着语大理的大我世界迈进，此又与《逍遥游》向微生物与微观世界时代的人类昭示一个巨生物与天体物理的宇宙世界同旨。但《秋水》不限于此，又在上述基础上继续前行，将主题引向了一个微生物与巨生物天体物理与量子物理等量齐观的新高度：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是故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证向今故，故遥而不闷，掇而不跂，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涂，故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河伯在北海若巨生物学的引导下，意欲厚巨生物天体物理而薄微生物量子物理时，不料北海若又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并阐明了一番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的哲理：无论是巨生物还是微生物，无论是天体物理还是量子物理，都是物量无穷的，毫末不足以定至细之倪，天地之不足以穷至大之域。这也就是说，即令是再巨大的物体，也是有边际的；即令是再微末的物体，也是难以穷尽的。物量无穷，此与现代量子物理学理论有极为相似之处。
由以上对《秋水》篇的论述，我们清楚地看到，庄子的思维具有不断否定而层层递进的自我更新精神。从《逍遥游》到《齐物论》，同样显示出庄子的自我更新精神。反过来说，庄子之所以能够达到《齐物论》的思维高度，是因前有《逍遥游》对人类日常思维、旧有的思维模式的突破与超越。具体而言，《庄子》的首篇《逍遥游》一开始就以不知其几千里也的鲲鹏之变以及大鹏展翅九万里高空的超凡想象与思考开篇，将人类的思维从旧有的经验世界中解放出来，带入到了一个超越人的视域的巨生物与天体物理学的宇宙天地。由此，庄子在《庄子》一书的开篇就将自己的思维置放于一个玄之又玄的高起点。有了这一不受旧的思想牢笼束缚的高起点，庄子就能够如同大鹏一样，乘着思想风暴的强大推力，张开思维的翅膀，自由驰骋于其远而无所至极的思想王国而莫之夭阏者。《秋水》之所谓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也正说明人要获得思维的极大自由与解放，必须首先像大鹏飞至蜩与学鸠这类微生物无法企及的九万里高空一样，突破旧的微观世界的思想牢笼，将思维提升到超越自身并朝着广大方向驰骋的精神高度。而有了人的思维的极大自由与解放，人的思维不惟能够朝着至大之域飞越，也能朝着至细之倪深入。这是因为，无论是至大之域还是至细之倪，都是人的视域所不及的，都不在人的经验世界之内，都需要人的思维突破俗諦的桎梏方有可能达至。
从另一角度看，无论是认识至大之域还是认识至细之倪，都需要将人的思维伸展到足够广大遥深的空间。人的思维能力的高下，往往取决于思维空间的大小。有些人可以静默以坐，面对宇宙天地，作长时间的玄思冥想；而有些人连默想片刻也难以做到，稍一思考就两眼发呆。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个思维空间广大，一个思维空间狭小。故此，提高人的思维能力，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尽最大可能拓展思维空间。而拓展思维空间，又当以朝着至大之域的方向为先。将人的思维朝着至大之域方向拓展之后，再反向将人的思维朝着至细之倪方向拓展，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前后过程。易言之，先可与语大，然后可与语小；先朝大的方向拓展思维，然后才可以朝小的方向拓展思维。纵观《庄子》一书，庄子以《逍遥游》巨生物学与天体物理学开篇，意在全力构建一个广大无疆的思维新时空，而后在其它篇章中分从至大之域与至细之倪这两极交互拓展，在巨生物学与微生物学天体物理学与量子物理学之间循环往复，深刻阐明了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的科学真理。可以说，《逍遥游》面对宇宙天地展开想象与思考，极大拓展了人类的思维空间，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net收集整理，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net站内查找
